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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影片上映后，很
多人觉得很真实，但也有人怀
疑它的真实度。你怎么看待这
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

李睿珺：到底什么是真
实？且不说剧情片，就算是拍
纪录片，当我们把摄影机对准
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是不是
就已经开始学习表情管理了？
当他决定把一部分展示给你，
而另一部分不展示给你的时
候，就已经失去了绝对的真
实。再有，创作者为什么会选
择这样的景别而非那样的景
别，最后为什么选择了剪掉这
一段而非那一段？其实凡是人
为地选择过的，它就只能是相
对的真实。

羊城晚报：《隐入尘烟》在
展现真实的层面上，追求的度
在哪里？

李睿珺：跟现实生活相比，
电影永远达不到绝对的真实。
所以我只能在相对真实的基础
上，去最大程度地体现真实
感。这就需要从剧本的铺陈、
演员的状态、拍摄的角度、剪辑
的方式，甚至声音、颜色、配乐
种种方面去综合地达成。甚至
怎么做字幕都跟这个有关系，
比如你到底要全部用普通话，
还是保留一点方言的语气？

羊城晚报：你如何看待观众
感受到的真实感程度的不同？

李睿珺：每个人生活的环
境、接触的人、所受的教育程度
不一样，对外界的理解和对真实
的看法自然会有不同。特别是
人们拿自己的生活或想象去做
参考的时候，电影就会有一些无

法抵达的部分。举个例子，有的
甘肃观众会说，海清老师的语言
好像不是很地道。事实上，这个
观众的方言跟我们老家的方言
本身就是不太相同的，甚至我们
村跟隔壁村的语言都是有差异
的，所以很多时候你认为的真
实，只是想象中的真实。

羊城晚报：有个有意思的
现象，其实《隐入尘烟》的观众
很多都是一二线城市的，但这
些都市人从这部讲述乡村人的
电影里找到了共鸣。

李睿珺：可能人类的命运
大致都是相似的。比如情感的
困境，比如有的人在单位受到
排挤，比如我们在面临变化的
时候如何去适应……这些都是
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可能在经历
的事。因此，虽然电影讲述的
是两个农民遇到的事，但他们
的遭遇却是都市人和乡村人都
可以感同身受的。

羊城晚报：有没有观众跟
你提出过关于结尾的问题？比
如是不是可以有另一个更圆满
的处理。

李睿珺：每一次映后交流的
时候，都会有观众提出来。但对
于我来说，这就是我所处的世界
经常发生的一种情况。这是我
见到的、感知的、思考的，所以我
就这么去处理了。但可能同样
的故事交给不同的导演，就会有
不一样的处理方式，因为大家对
于生活和生命的想法都有一些
不一样。总而言之，这是我现阶
段觉得合适的处理，可能有的观
众认可，有的观众觉得不合适，
我觉得都很正常。

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

在从小长大的村子里拍戏，找身边
的亲戚朋友当演员，导演李睿珺曾用最
朴素的方式拍出了“土地三部曲”——
《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
《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却赢得了包括
釜山、东京、威尼斯在内的各大国际电
影节的关注。今年7月，李睿珺在疫情
期间拍摄的新作《隐入尘烟》上映了，这
部影片获得了第7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
金熊奖最佳影片提名。

聚焦同一片土地，《隐入尘烟》讲述
两个“不被看见”的人相互温暖和支撑
的故事，而首次挑战农妇角色的职业演
员海清成功地做到了在一众乡村素人
中“隐身”。电影上映后引发了远高于
李睿珺期待的关注和讨论，无数都市观
众在老四和贵英这两个遥远的乡村人
身上找到了心灵共鸣。

“人的命运是相通的。如何面对情
感的困境，如何在新变化来临时适应，
这些都不分都市人还是乡村人，人人都
能感同身受。”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
家专访时，《隐入尘烟》导演兼编剧李睿
珺说。影片豆瓣评分高达8.4分，在迄
今暑期档新片中口碑遥遥领先。观众
呼吁影院给予更多排片，而片方也在近
日宣布了密钥延期，这些都让李睿珺感
动和欣喜。有趣的是，李睿珺透露，在
他的片子里担任各类角色的西北老家
村子里的村民们，却因农忙而迄今无暇
去县城看这部自己露了脸的大电影。

羊城晚报：从“ 土 地 三 部
曲”到《隐入尘烟》，你都写自己
熟悉的土地上的故事。很多导
演会在处女作写自己的真实人
生体验，但很快就会转入其他
题材的创作。你为什么一直坚
持写自己熟悉的那块土地？

李睿珺：因为这就是我感
兴趣的。每个人对电影的志向
和趣味都不一样，这就是我的
志向所在。

羊城晚报：你觉得你还能
够在这个题材上拍多久？

李睿珺：这里可以拍的故
事太多了。如果资金允许的
话，我可能会在这拍一辈子吧。

羊城晚报：接下来的电影
还是这片土地的故事？你找到
你的主人公了吗？

李睿珺：对，还是这片土地
上的人的故事。剧本在6月底

刚刚写完，但因为7月份忙《隐
入尘烟》上映的事，就先搁下
了，后面还得修改完善，离正式
拍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羊城晚报：下一部还会找
职业演员吗？

李睿珺：还没想过这个事，
因为剧本还没到能拿给演员看
的时候。

羊城晚报：对于海清这次
的表演和她付出的努力，很多
人觉得她很有希望拿奖。你觉
得呢？

李睿珺：我当然希望她能
得到奖项的鼓励。这不光对她
个人是一种肯定，对行业也是
一件好事，能让其他的演员知
道以后可以更认真地去对待表
演这件事，知道花那么多时间
去体验生活和拍一部电影是没
有问题的。

羊城晚报：你的电影得了
很多奖。过去圈内也有一种偏
见，觉得文艺片大多是冲着拿
奖去的。你怎么看待拿奖这件
事？

李睿珺：拿奖这种事是我
们不可控的。比如这个电影，
我很多年前就开始有这个想
法，然后花一年时间写剧本，又
花一年时间拍摄，再花一年时
间去制作，到今年正式上映，这
都多少年过去了。你怎么可能
知道它问世的这一年，电影节
的选片团队有没有换，评委会
主席又是谁。我觉得会这么想
的人，其实还是不了解，评奖这
个事情不是这么简单的，背后
有太多的机缘巧合，甚至不是
说你电影拍得好就一定能拿
奖，因为每个评委的喜好也不
一样。

羊城晚报：听说拍《隐入尘
烟》你自己也投钱了，这会让你
更关注票房的事吗？

李睿珺：当时拍这部片的
时候，因为正好遇到疫情，投资
就出了一些问题。但我不可能
说因为投资有问题就不拍了，
何况当时海清老师已经专门把
档期留给我们了。我肯定得拍
呀，但临时出去找钱也没有那
么快，那就拿自己的钱先垫着
吧。其实这种情况我已经习惯
了，每次都是不管钱怎么样，最
重要的是先把这个电影拍下
来。我老开玩笑说，就是去追
一个女生，你都要投入呢，比如
请女孩子喝咖啡看电影什么
的，何况拍电影呢？做自己喜
欢的事，做一些投入是很正常
的事情。

羊城晚报：电影的观众反
馈很好，目前也已经密钥延期，

有机会让更多观众看到。
李睿珺：但我们到现在还

没收回成本。虽然延了密钥，
但今天只有 0.1%的排片，基数
实在是太低了，所以很多观众
反映在附近的电影院找不到它
的排片，这也是挺尴尬的一件
事儿。我自己并不会太在意个
人的投入，但我也希望投资方
的投资和收益能形成一个良性
的循环。所以到今天，我们宣
传发行的同事还在作各种努
力，虽然结果不是我们能决定
的，但怎么说呢，尽人事吧。

羊城晚报：最近有个挺火
的短视频叫《回村三天，二舅治
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你看了
吗 ？ 在 现 在 流 行 的 传 播 模 式
下，一个短视频抵达的观众可
能比一部电影更多，你怎么看
这个现象？

李睿珺：挺正常，因为我们
现在就处在一个短视频的时
代。大家习惯了把很多东西碎
片化地处理，然后快速地去消化
一个东西。大家都容易变得急
躁，好像没办法在花时间的事情
上面有更多的耐心。完整地看
一部电影，或者安静地坐下来读
完一部长篇小说，都变得没那么
容易。但我始终觉得，无论是在
怎样的时代，电影都不会死。比
如前两天有个观众在微博上跟
我说，他们县的影院没有《隐入
尘烟》的排片，最后他坐了一个
多小时的车，从福建的一个县区
到了福州市，结果因为路上堵
车，他迟到了，后来他又重新买
了票，终于看成了。所以喜欢的
人怎么都会去看，你拦也拦不
住；不喜欢的人，你拉他他也不
会去，就算把他摁在那儿，他也
还是不会看。

羊城晚报：《隐入尘烟》上
映后，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的讨
论和好评很多。观众的热烈反
馈里，有没有超乎你预料的？

李睿珺：比如刚才说的，大
家觉得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故
事，这点是超出我预期的。还
有很多人说他们会静静看完所
有 字 幕 才 走 ，这 也 让 我 很 意
外。我原先觉得，这是关于两
个普通人的故事，是普通人中
那种平淡如水的寡淡的爱情故
事。两人生活境遇和情感境遇
的变化都是在一个相对缓慢的
情况下推进的，里面还加入了
大量的劳作画面，比如种地和
修房子。我原先想过，会不会
有人看到中途就觉得很无聊、
很枯燥，甚至想要提前离场。
但最后观众的整体反馈是，大
家都能接受这个片子，这点确
实超出了我的预期。

羊城晚报：跟“ 土 地 三 部
曲”相比，你有没有在这部电影
里加入商业化的努力？

李睿珺：其实没有，我不是
一个对商业性特别敏感的人。

而且我觉得，你不可能在一个
汉堡店里卖馒头，是吧。我只
是按照自己对电影的理解，去
拍一个我认为值得被讲述的故
事。可能凑巧，大家从这个故
事里找到了跟自己生命连接的
某个通道，不管是情感上的，还
是生活经历上的。而且老四和
贵英内心那种孤独、纯粹、善
良、生命力，大家都能感受到。

羊城晚报：演员看完电影
后，有没有跟你交流过感受？

李睿珺：姨父看完就说挺
真实。但我至今还没机会跟海
清老师一起坐下来看成片，甚
至我自己都没机会完整地看过
成片。因为我在做声音的时
候，画面还没调光；而我在剪辑
的时候，声音又不是最终的混
音版。电影定档之后，我就一
直在忙，导致电影在影院的大
银幕上放映的样子，至今还没
完整地看过一次。我一直在
想，等我这几天忙完了，一定要
找个影院，自己买张票，坐在观
众席里好好看一遍。

羊城晚报：你们村子里的

人看了片子，又是什么感受？
李睿珺：现在村子里的人也

都还没有看。因为现在正好是
农忙的时候，村子里又没有电影
院，他们不太可能放下农活，坐
40分钟的班车去县城看个电影，
这不太现实。我姨父之前能去
北京参加首映礼，也是因为我母
亲提前回去帮他干了十几天的
农活，才能把姨父换出来。姨父
到了北京参加完首映礼，也是匆
匆忙忙第二天就回去了，到家把
衣服一脱就下地干活。我觉得
可能得等电影上了流媒体，或者
未来有机会在电视台播的时候，
他们才会有时间看了。

羊城晚报：拍了这么久的
电影，姨父也没觉得自己的生
活和心态上有啥不同？

李睿珺：没有。我妈说，姨
父从北京回去之后，很多村民
就跟他开玩笑，说你看，把这个
男演员弄到地里面晒了，看这
个干活累的。姨父就在那笑，
说什么男演员呀，我就是个农
民，当初就是帮忙才去演的电
影，主业还是种地。

羊城晚报：过去你的作品
中多为素人演员，这次海清的
出演让观众很惊喜，因为她达
到了跟其他素人演员融为一体
的状态。这种状态除了前期的
准备，在拍摄中还有哪些磨合？

李睿珺：海清老师从第一
场戏就是对的。我给了很长
时间让她去体验生活，一直到
她的肢体、神态、造型，所有的
一切都调整到我们认为可以
开机的状态，才正式开机。因
为我们的拍摄经费和时间都
是有限的，没有条件让演员在
现场找状态——如果一时找
不到怎么办？按我过去独立
制片的经验，这就意味着你的
预算会超支，拍摄时间也变得
不可控。

羊城晚报：在开机前，包括

剧本和演员的准备，总共花了
多久时间？

李睿珺：剧本我已经在脑
子里想了好几年了，坐下来写
完大概又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演员是从 2020 年 1 月 21 日开
始体验生活，3 月 5 日正式开
机。我习惯把所有问题都在开
机前解决，把工作都做在前头。

羊城晚报：扮演男主人公
老四的武仁林是你的姨父，刚
开始他和你的家人对他要跟海
清演夫妻是什么看法？

李睿珺：我的家人们其实
从 2009 年就开始拍我的电影
了。比如当时拍《老驴头》，我
的父亲跟我的舅妈演两口子。
某种程度上他们现在已经是老
演员了，很清楚这就是演戏嘛，
不会有任何障碍。

羊城晚报：《隐入尘烟》说的
是两个不被他人尊重甚至看见
的人，他们构成了彼此生活的
支撑和希望。当初为什么决定
将主线放在这两个人身上？

李睿珺：他们就在现实世
界中存在着，但在周边人的眼
中好像又不存在。但在我看
来，是生命，它就有价值；是生
命，它就值得被记录、被讲述。
在世俗的眼光里，我们常常用
一些标准来区分生命，但这种
区分是不应该存在的。所有生
命都是金子般的存在，都有它
的闪光点。比如老四和贵英，
大家看他们好像是两个毫无价
值的人，但恰恰就是这样两个
毫无价值的人最后拯救了全村
的人——不光拯救了他们物质
的匮乏，也拯救了他们精神的
匮乏。

羊城晚报：所以你就想用
一部电影，让他们被看见？

李睿珺：对，我希望他们能
被更多的人看见，不要像在生
活中那样被漠视。

羊城晚报：你怎么看待老
四和贵英之间的爱情？

李睿珺：无论城市还是乡
村，很多人都是通过相亲而结
婚的。但老四和贵英的情况更
特殊，他们两个原来在各自家

庭乃至在整个村子里的地位都
比较低，都是不被在意的人。
所以他们向对方表达情感，更
多的时候是试探性的。我觉得
他俩的情感模式，就有点像两
人往河里丢石头。男主人公丢
了一块石头，起了涟漪，然后看
女主人公会不会也丢一块石
头。假如女主人公也丢了一块
石头，两边的涟漪交叉，就会荡
漾出一份爱意。这时，两个人
都会感受到爱的信息，可能就
会再丢出下一块石头……就是
这样，不会特别激烈或直接。

羊城晚报：有很多人说，他
们从老四和贵英的相处里看到
了浪漫。比如贵英因为尿失禁
被人嘲笑，老四进城的时候就
给她买回了一件长大衣。

李睿珺：乡村人不会说“我
爱你”，他们都是通过生活中具
体的事情来默默地对人好。比
如我给你买一件衣服，比如你被
人辱骂了，我去替你斗这口气。
其实人的情感都是共通的，比如
在城市里，男朋友看到女朋友喜
欢一个包或首饰，也会默默攒够
钱给她买。女朋友收到这个礼
物的时候，也会立刻领悟到这是
对方爱的表示。一切尽在不言
中，这可能就是东方人一种情感
处理的方式吧。

让两个不被看见的人
在电影里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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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李睿珺

海清扮演的贵英“隐入尘烟”

导演片场照

老四和贵英质朴的浪漫打动了许多观众

电影里老四说：土是最干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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